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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康熙年间 , 清朝政府史无前例地向活动于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土尔扈特部落派遣了使团 , 即后世

所谓的“图理琛使团”。使团西使的动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 ,其中 ,与土尔扈特加强联系是要因之一 ,但并非清政

府的主旨。其终极目的在于诱使与之关系友好的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土 ,以牵制沙俄与准噶尔部等敌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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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一年( 1712)至五十四年( 1715) , 清朝

政府史无前例地向活动于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土尔

扈特部落派遣了使团。该使团由太子侍读殷扎纳、理

藩院郎中纳额、内阁侍读图理琛及厄鲁特人舒哥、米

斯等五人组成。同行的还有三名侍从武官、二十二名

家仆以及阿拉布珠尔派遣的四名人员, 共计一行三

十四人,首脑为太子侍读殷扎纳。由于使团中的图理

琛在归国后曾撰《异域录》, 详细记录了出使经过和

沿途所见所闻,受到康熙帝的嘉奖,并引起了国内外

的重视,故而这个使团便被后人称作“图理琛使团”。

土尔扈特本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 原游牧于

塔尔巴哈台及额尔齐斯河中游西岸。17世纪30年代,

准噶尔部噶尔丹势力勃兴, 逐步蚕食卫拉特其他各

部。于是,以和鄂尔勒克为首的一部分土尔扈特部,

为摆脱准噶尔部的掣肘,离开原来的牧地,越过哈萨

克草原 ,渡过恩巴河和乌拉尔河 , 经由诺盖草原 , 于

1630年左右迁徙到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南

北两岸的草原地带居住下来。

1699年,噶尔丹与清军战于昭莫多,失败后仰药

自杀,其位遂为策旺阿拉布坦所继承。此人同噶尔丹

一样,掌权伊始便走上了分裂割据之路。他先是兼并

了土尔扈特首领阿玉奇(或阿玉气)汗之子散札布所

属的一万五千余户,又扣留散札布作为人质,以胁迫

阿玉奇支持其叛乱 ,遭到拒绝 , 双方关系急剧恶化。

康熙四十三年( 1704) , 阿玉奇汗的一个侄子阿拉布

珠尔由伏尔加河下游起程,经长途跋涉到西藏朝拜,

拜谒了达赖喇嘛。由于其归途被准噶尔部阻断,阿拉

布珠尔不得不请求清政府予以安置, 被安置于嘉峪

关外的党色尔腾地方,并被晋封为“固山贝子”。①阿

玉奇汗得知此事后, 派萨穆坦等为使, 经由西伯利

亚,不远万里到达北京,“要求放阿拉布珠尔回去”②。

这一偶然事件,直接引发了“图理琛使团”的西使。

关于“图理琛使团”西使的动因 , 各种史料均无

直接记载 , 惟图理琛所撰《异域录》转引的康熙“圣

训”中对此略有反映。文曰:

尔等到彼,问阿玉气无恙,欲将贝子阿拉布珠尔

遣回 ,与尔完聚⋯⋯伊(阿玉气汗)竭诚差萨穆坦等

请安进贡 ,朕甚嘉悯 , 特选厄鲁特舒哥、米斯及我等

各项人前来。颁发谕旨,并赐恩赏。至于阿拉布珠尔

归路,业遣侍郎祁里德前往策旺阿拉布坦处计议,尚

未到来。如到时移会尔等,彼若言欲会同夹攻准噶尔

部策旺阿拉布坦, 则断不应允⋯⋯鄂罗斯国人民生

计、地理形势,亦需留意。③

从记载看,图理琛西行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其

主旨有三: ( 1)商议遣还阿拉布珠尔事宜; ( 2)转达康

熙皇帝对阿玉奇汗和土尔扈特部众的问候与关怀 ,

以期加强双方的联系; ( 3)沿途注意观察俄罗斯风土

人情与地理形胜。这是目前我国学界比较一致的看

法。④若仅仅从《异域录》的记载观察,使团的意图似

乎也仅止于此。尤其是康熙在“圣训”中指出,如果阿

玉奇汗提议与清“夹攻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则断

不应允”,更可进一步证实康熙之遣使别无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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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三种动机中 , 第三项是附带因素 , 不足

为论 ,第二项与理可通 ,应不容怀疑 , 但第一项就显

得有点勉强了。因为阿拉布珠尔由清回归伏尔加河

流域 , 不一定非经准噶尔地区 (阿拉布珠尔正是由

于其归途被准噶尔部阻断而不得不滞留清朝的)不

可 ,随清朝使团同行 ,经由俄罗斯而返回 , 应该说是

一种比较简捷而理想的选择。但康熙帝并未这样

做 , 而是将阿拉布珠尔留下 , 惟让使者告诉阿玉奇

汗 , 此前他曾派人赴策旺阿拉布坦处 , 商议阿拉布

珠尔的回归路线 , 尚未得到答复 , 故阿拉布珠尔的

遣归问题需与阿玉奇汗进一步商议后再做决定。

这一结果 , 意味着萨穆坦使团的无功而返。但阿玉

奇汗似乎并不以之为憾 , 反而告诸使者 :“将阿拉

布珠尔作何遣回之处 , 大皇帝自有睿裁⋯⋯今请

天使先回 , 随后差往察汗处 , 如允我遣使时 , 再行

闻奏。”⑤这就为此后的进一步往来埋下了伏笔。所

以 , 我认为 , 遣返阿拉布珠尔 , 充其量只能说是康

熙与阿玉奇汗保持密切联系的借口而已。1979年

夏于新疆和静县发现的满文 《康熙谕阿玉奇汗敕

书》(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 , 似可为这一推测

提供佐证。敕书所引阿玉奇汗之上疏是非常耐人

寻味的。奏文曰 :“所差遣之使 , 乃吾心腹小役 , 圣

主若有密旨 , 请赐口谕。”⑥显然 , 当时康熙与阿玉

奇汗急于对话的决非仅仅是阿拉布珠尔的遣返问

题。清朝初年的外交史也告诉我们 , 康熙帝的遣使

必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如所周知 , 自努尔哈赤于16世纪末勃兴并建立

政权伊始 , 一个半世纪间 , 清政府从未向外国派遣

过任何形式的使团 , 即使与清朝干系重大的沙俄。

那么 , 至18世纪初 , 仅仅为了加强与一个远在万里

之外的俯伏于沙俄之下的土尔扈特部落的联系 , 康

熙有必要打破惯例 ,冒着被沙俄拒绝而有失颜面的

危险派使西行吗? 于情于理都难以说通。

我们还是应当将这一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大

背景中来考量。这里不妨先回顾一下土尔扈特西迁

后的状况及与沙俄的关系。

土尔扈特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后 , 很快便成为沙

俄觊觎和侵略的对象 ,这是剽悍而善战的土尔扈特

人所无法接受的 , 于是 , 二者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

的矛盾。随着矛盾的日益加深,他们不时发生冲突,

甚至诉诸武力 ,西迁土尔扈特的第一代首领和鄂尔

勒克就是在1644年攻打沙俄阿斯特拉罕的战斗中

阵亡的。⑦其后 ,沙俄政府凭借军事上的优势 ,逐步

加强了对土尔扈特的控制 , 对其进行政治奴役与经

济掠夺 ,更为严重的是 ,沙俄政府“屡征土尔扈特兵

与邻国战”, ⑧他们“拣选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

“损伤土尔扈特人众数万 , 归来者十之一二”, 以达

“暗行歼灭”之目的 , ⑨这些措施势必会严重地削弱

土尔扈特的实力。

土尔扈特部众笃信藏传佛教 , 他们“重佛教 , 敬

达赖喇嘛 ,而俄罗斯尚天主教 , 不事佛 , 以故土尔扈

特⋯⋯归向中国”。以此之故 , 其首领常常遣使(或

亲自)赴西藏“熬茶、供佛,谒达赖喇嘛”。⑩这些也是

沙俄政府所难以容忍的。为了阻断土尔扈特与清

朝 , 尤其是与西藏黄教界的联系 , 沙俄政府不惜对

土尔扈特部众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 , “无所忌惮

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施加洗礼”, ’()彼得

一世更是颁布敕令 , 督促教士们学习蒙古语 , 以争

取土尔扈特部众皈依东正教。

沙俄的这些措施 ,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削

弱土尔扈特实力的目的 , 但同时也加深了土尔扈特

人对沙俄的敌对情绪和对故乡的怀念。所以 , 长期

以来 ,土尔扈特部众非常注意保持与新疆西蒙古诸

部、西藏佛教界的频繁往来 , 同时也一直保持着与

清朝中央政府的联系。自1655年土尔扈特首领书库

尔岱青与清政府建立了直接联系后 , 不断遣使进

贡。至康熙时,双方联系更加密切,“表贡不绝”。’*)土

尔扈特蒙古的这种远沙俄而亲清朝的政策 , 适应了

清政府巩固周边地区的需要 , 与之加强联系 , 符合

清政府的长远利益。将此视为清政府遣使的重要原

因之一 , 当是不容置疑的 , 但若称之为图理琛之使

的根本动因,则于情于理都难说通。

那么 ,图理琛西使的根本动因何在呢? 陈复光

先生曾如是推断:

康熙命图理琛使土尔扈特之主要目的 , 不过藉

报聘为名 ,优遇阿玉奇汗 ,以资羁縻 , 而坚其内向之

心,不为他族利用。’+)

此说尽管比《异域录》所载已有较大进步 , 但仍

非得的之论 ,我认为康熙之真意应是诱使土尔扈特

人返回故土。图理琛出使之时 , 正是清朝与准噶尔

策旺阿拉布坦交恶之际 , 而沙俄对清朝的觊觎之心

也日益凸显出来。而与策旺和沙俄均有矛盾的土尔

扈特长期奉行亲清政策 , 如能返回故土 , 以其战斗

力之强 ,对清政府遏制沙俄的南下及准噶尔策旺阿

拉布坦势力的扩张与东进 , 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

在这种情势下 , 清朝使臣在土尔扈特滞留了十

余日 , 与阿玉奇汗会晤二次 , 同时受到阿玉奇汗之

妻、子、妹等土尔扈特显贵们的盛宴款待。他们在会

谈时不会缄口不言对时局的看法以及对前途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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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展望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讳莫如深的问题 , 不

会公开) , 从图理琛西使后的历史发展及其结果来

看,此推想当非空穴来风。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就比

较容易理解乾隆三十六年 ( 1771)土尔扈特的回归

问题了。是年1月,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率部离开寄

居了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 , 经过长途跋涉 ,

冲破艰难险阻,付出巨大牺牲,终于返回故土。土尔

扈特的归来 ,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和极为宠

荣的礼遇。乾隆皇帝多次接见渥巴锡等人 , 封之为

卓哩克图汗 ,命其以盟长的身份管理旧土尔扈特蒙

古乌讷恩素珠克图盟南路四旗(今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对其回归的六万民众,清政府也采取多项措

施 ,予以赈济:“分拨善地安置 ,仍购运牛羊粮食 , 以

资养赡 ,置办衣裘庐帐 ,俾得御寒 , 并为筹其久远资

生之计,令皆全活安居,咸获得所。”!"#对外来异族部

众如此优遇,堪称清朝此前所未有。

由是以观 , 图理琛在与阿玉奇汗会晤时 , 理应

表示过清朝政府希望其东归故土的意向 , 二者在一

定程度上已达成默契。这一推想从沙俄国务秘书伊

凡·格拉儒诺甫的言论中可得到佐证。他在1730年8

月13日上呈外交部的报告中曾这样说:

关于前次出使至喀尔木克汗阿玉气处一事 , 我

从随同这个使团的人员处得知 , 当时使臣曾带同他

的侄儿的喀尔木克游牧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一同

前往⋯⋯利用他们⋯⋯以推动已故阿玉气从阿斯

特拉罕迁回他们以前的草原 , 现有草原上珲台吉在

游荡 ,中国人答应给阿玉气以武力援助及皇帝的资

助,以帮助他打珲台吉。!$#

这段话是伊凡·格拉儒诺甫在负责伴送清朝使

臣时从他们那里听到的 , 说明图理琛出使确有诱使

土尔扈特部迁回原地之意。使团表示 , 如果阿玉奇

汗愿率部返回故地 , 清政府将会予以协助 , 并帮助

他打败策旺阿拉布坦的势力。此说虽属孤证 , 难以

断言其可信度有多大 ,但思之颇觉合乎情理。后来

土尔扈特于1771年东归的史实也从某种意义上证

明格拉儒诺甫的说法并非全系无稽之谈 , 诚如法国

学者加恩所论证的那样:

后来事件的发展也提供了证明 , 中国浪子土尔

扈特人的归来一事,最初提出于1714年,后来由于中

国对厄鲁特人的征伐而拖延下来, 直到18世纪中叶

厄鲁特人被乾隆灭亡后才真正实现 , 而这时距离提

出这个问题已有60年了。我们设想一下,土尔扈特人

若不是由于中国甘言许诺因而长久以来怀有重归

故土的想法,怎么可能在1775年(应为1771年———引

者 ) 突然决定离开他们已经生活了一个世纪的国

土,同时又冒着旅途上的种种危险 , 而且前途未卜 ,

就回到故土去呢? !%#

这里 ,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 既然清政

府派遣使团具有加强与土尔扈特部之联系 , 又有诱

使其回归故里之双重目的 , 那么 , 康熙在使团出行

前何以又要谆谆告诫使人 , 如果阿玉奇汗提议与清

合击策旺阿拉布坦 ,则予以拒绝这一问题呢? 其中

的奥妙也值得探讨。

结合当时的清、俄、土尔扈特和准噶尔部四方

的复杂情势,我认为对康熙的告诫应该从两个层面

上来考量。其一 ,清政府对处理策旺阿拉布坦问题

有足够的信心。如果节外生枝 , 与俄境内的土尔扈

特联合夹攻之 , 势必会引起沙俄的警觉与不满 , 乃

至军事干预 ,引起不必要的国际争端 ;其二 , 土尔扈

特尽管有一定的实力 ,但与沙俄相比毕竟要弱小得

多。在沙俄的逼迫下 , 阿玉奇汗自1673年至1684年

间 , 曾先后五次向沙俄政府“宣誓”, 尽管内容每次

不同 , 但都少不了阿玉奇汗向俄国臣服这一内容。

此外 , 还有多项屈服性的誓约 , 如土尔扈特人不得

袭击俄国辖区; 阿玉奇汗不得与俄国的敌人交往 ;

俄国对外战争时,土尔扈特汗国需出兵助战等。!&#在

这种严峻的形势下 ,清政府是不可能与土尔扈特结

盟来夹击准噶尔部的。况且 , 土尔扈特由伏尔加河

流域长途奔袭准噶尔 , 劳师远征 , 未必会有多少效

果 ,反而会损伤清政府与俄国之间本来就相当脆弱

的睦邻关系。后来 ,历史的发展也证实康熙的这一

决策是相当正确的。1771年1月 , 土尔扈特举族东

返 ,一路遭到沙俄的阻击与围攻。加上长途行军的

劳苦和沿途水草、供养的缺乏以及各种疫病的流

行,土尔扈特人畜大量死亡,损失极为惨重。这次迁

徙前后历时6个月 ,行程1万余里 ,当他们于是年7月

中旬到达伊犁时 , 其人口已由原来的17万锐减至6

万余人。推而论之 ,设若当时康熙允诺阿玉奇的请

求 ,与之合击策旺阿拉布坦 ,那么 , 未经参战即已损

失过半的土尔扈特人何以与以逸待劳的策旺阿拉

布坦军队作战? 如何完成东、西二面合击计划? 如

是 , 不仅难收预期之效 , 反而还会使清朝“泱泱大

国”的颜面尽失。

质言之 , “图理琛使团”的西使 , 其动因是多方

面的 , 与土尔扈特加强联系虽是要因之一 , 但并非

清政府的主旨 ,其终极目的在于诱使与之关系友好

的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土 , 以牵制沙俄与准噶尔部等

敌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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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Comment of the Cause of the“Tulichen”Ambassadors to the West

YANG Fuxue

(Ethnic and Religion Research Centre, Dunhuang Research Centre, Gansu,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Under the reign of Kangxi, the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sent the “Tulichen”ambassadors to the

lower reaches of Volga River in the west, where the Tuebate Tribe was located. There were many causes for the

sending of the ambassadors by the government, among which persuading Tuebate to come back home eastwardl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Key Words: Tulichen ambassadorsO ambassadors to the westO TuebateO home eastwar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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